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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回第十回  訂同心私室訴纏綿　選佳制良緣征契合訂同心私室訴纏綿　選佳制良緣征契合

　　知三醉倒燕卿處，不知一夜什麼時候方醒，醒後什麼光景，究竟燕卿曾否與知三同宿，宿了又有何公幹，作書的至此本來要摹

擬一番，畫個春宮兒看看。因作書的當時並不在場，不忍唐突，故且不題，都記在外錄之上。按蘭生回來後，即知其住在仲蔚處，

也不深責。惟被許夫人喚到房中說：「前日胡順唐說，上月底縣裡已有告示，奉到宗師行文，於十二日縣試。我們請客，只得於明

日請了。你荒了許久，也該把文章抱抱佛腳。你老子信來，望你上進，縣考是必要去的。我已打發秦成在縣前租了兩間考寓，叫知

三陪你。你初九就搬去養息，將來好進場。你的考具，也命霞裳收拾好了。所有考食到時再買。場裡吃的菜，這裡有莊家送來的魚

鬆，陽親家寄來的乾雞脯、蝦子鴨羹、糟蝦子筍，這四件東西，放六七日不壞的，你帶了去，就命松風、梅雪跟你去，接考送考照

料一切。場外伙食帶了湯調去，也夠了。」蘭生道：「我早已聽得縣考，故夜間睡子常把讀熟的文章背誦背誦。有時起一個腹稿，

這三四天實在應酬的利害，什麼閒都沒有。我意欲初六日就搬到寓裡靜靜，這裡請客，橫豎有胡先生照應，大約不妨的。」許夫人

道：「那更好了，你明早就去，但場裡身體要留心，文章做得好些，進一個學也好的。」蘭生諾諾連聲，先到書房裡把窗稿理了出

來，一並放在考具裡。墨匣子裡的墨，也叫松風磨好了。就在書房裡翻翻典故，看看詩文，真個自早至暮，心無二用，連飯也在書

房裡吃。顧母、許夫人私心竊喜，初五晚間到房裡回明了老太太。顧母又安慰叮囑了良久，此時顧母腰間正在作痛，只得睡了。珩

堅在坐，也箴勸了一番，講了許多作文的法子，說：「龔定■的文法，最利偏鋒。文章只要好，或包孕史事，或按切時事。須知此
刻文風大變，不似十年以前。若確守著理法清真明，文國初的繩墨，總是不售的。你看現今發科的雖多僥倖，然有一等老手，盡行

變通。文章雖不切題，只要奇怪有理，大言炎炎，獨矜才氣，看文章的人得了此文，不肯不看，且不敢不看。總之引典用字命意鍊

句，均要生辣，不可人云亦云，切記切記。」原來珩堅生性聰明，一目十行，經史子集，幾於無所不覽。又肯用心詩賦文詞，下筆

即至，雖老宿儒也不能及。蘭生時文大半珩堅改筆，楊先生是一個東南名宿，見了這位小姐，自歎弗如。本來明年還須到館，因所

改文章不如小姐，故寄信來，把這館辭去了。顧母欲請一個宿儒，一時不得其選，只得暫時擱起。那珩堅惜是女流，若易弁而冠，

怕不是金馬玉堂人物。當時珩堅說一句，蘭生答應一句。談了良久，珩堅回房，蘭生方才回到自己房中。只覺一味甜香，熏的馥馥

鬱鬱。霞裳在燈下低著脖子，縫蘭生卷袋上的繡帶呢。一見蘭生進來，把針線停了，笑嘻嘻的道：「恭喜官官，從今一去，破壁而

飛了。」蘭生笑道：「姐姐也來打趣。」便走到燈前笑問道：「這個還沒做好麼？」霞裳道：「做好已久，還等到這會，我想現今

天氣冷，卷袋上的帶子掛在頸項裡涼涼的，恐怕一時受了寒，那就不好，所以翻出一條小灰鼠的領頭皮料來，把他在這帶上四週兒

縫密，帶子在頸上免得受寒氣。低了半日頭，這會子脖項酸酸的，你替我輕輕的捶捶。你在那雞鳴壺上先倒口洋蓮湯我喝喝。」蘭

生遂去取一個白磁銅質西洋杯，將清水滌了一滌，把手巾擦乾了，倒了半杯，送到霞裳口邊，霞裳笑道：「謝謝，秀才相公。」隨

一飲而盡。蘭生把杯放好，就替霞裳捶起來。霞裳把這皮重新再縫，又說道：「右邊多捶捶，輕些。」蘭生看霞裳梳著四套盤雲大

圓髻，平滑晶光，一絲不起。而當中楊妃色絲繩紮心，髻下旁邊又有銀紮心一段，插著一只嵌空鏨金花押髮，一只金花瓣，一只碧

玉茉莉雙頭簪，髻縫嵌著四五朵臘梅花。太陽上邊掠著兩個圓光蟬煙鬢，貼著兩個金背頭風中西大藥房的小膏藥，帶著一只十二嵌

條烏絨勒，勒上並無妝飾。穿著一件元縐窄袖緊身襖，元縐緞邊半新舊的比肩，越覺的姿致不凡，風流旖旎。蘭生有一搭沒一搭的

問，霞裳或答，或不答，一回子道：「輕些，不要捶在一處。」一回子又道：「不要你捶了。」卷袋完功，月佩走進房來，取擦臉

的香皂，見了笑道：「你們做什麼？房裡幾時招了一個剃頭師父了？」霞裳似笑非笑的道：「我頸子酸得狠，叫他捶捶。你又看見

什麼當一件故事了？比你那日擦背的戲法兒好些。」月佩笑道：「我擦背怕你不教他擦。」說著已取了香皂將門簾一揭出去了。這

邊霞裳安排蘭生睡下不題。　　次日蘭生起牀梳洗好了，到祖母、母親處請安，大家吩咐了許多說話。珩堅知道這位兄弟年幼少閱

歷，又無剛斷，連丫頭僕人都不能管的，遇了他人說一聲好話，求一求便心慈口軟，什麼事都肯招攬，故也告誡一番：「第一不許

隨著不好的人浪嫖浪賭，第二除了知三這些人不可多交朋友，第三有復試便復，沒得復便回來。」蘭生本來最佩服這姊姊，通答應

了，便到帳房中。許夫人叫了松風、水月來，當著蘭生訓飭一番，說：「蘭哥兒年紀尚輕，你跟著他須處處留心。時常在寓裡伺

候，不許引他出去。蘭哥有什麼想不到的，你要同他想想。進場出場，兩個人一在轎前，一在轎後，接考時兩人更替看好，不要蘭

哥兒已經過去了，你們看不見。你對湯調說是我說的，茶飯肴菜須清清潔潔，要新鮮，又要熱。火爐你二人常要管好，雞鳴壺裡火

不可熄了，夜裡火要小心。舒爺在那裡，聽他調遣，你懂得不懂得，知道不知道？」許夫人說一句，二人就答應一句。許夫人道：

「你二人服侍得好，回來賞你。倘有三長四短，你試試看，敲折你的狗腿！」二人諾諾的去了，蘭生便到賬房中同順唐吃了早飯，

講了一番家常。蘭生本來不知當家世故，所以談的話不倫不類。順唐也曉得他的脾氣，揀些風月纏綿的話說說，蘭生就按部就班的

分析得極明白。一會梅雪來，回說周全馬車駕好了。蘭生遂回到房中，見霞裳在那裡指揮小斯抬箱子、考籃、食籃出去。見蘭生進

來，便笑說道：「你來得正好，我來告訴你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把所開的行李小折兒交給蘭生展開來，一一告訴說：「元號箱是灰

鼠二毛羊皮衣服，二號箱是見客的衣服，三號箱是短衫領衣褲襪，還有兩件緊身絨襖，絨絲棉褲也在裡頭。平常用的斗篷也在元號

箱子裡，二號箱當中又有一套雨衣，四號是書箱，五號是食箱，六號是考籃，七號是鞋子、靴帽、臉盆、燈鏡雜物。橫豎這上頭通

通開出，我已交給松風了。」又另取一只小鐵箱道：「這是英洋五十元，四開一百個，八開二百個，十六開五十個，十元頭的匯豐

票十張，你須隨身帶去鎖鑰，親自藏好，務要留心，親自撿點，取了東西便鎖好，不可大意。我剝的蓮桂肉同洋參膏子，在四號箱

的幾個磁瓶裡，外邊標出字號兒，早晚叫松風■敦一點子吃吃。燕窩一匣，亦在一處，也好叫他熬煮，隨意吃些，他們是懶慣的，
你不想著他就不做。就是衣服冷暖，也要自己留心，寧可暖和些。須知在外邊不比自己家裡。」又笑道：「你考完了，得空替我到

洋貨舖子裡買一條西洋圍頸的巾兒，與那女人用的軟棉巾一打。那圍巾須要新式樸素些；買軟巾你須自己買莫給他人知道。」蘭生

唯唯答應，說：「我去了，怕做什麼呢？你就常到珩姊姊那邊學學寫字做詩罷。」霞裳笑道：「我們做丫頭的要學他什麼？難道皇

上要開才女科麼？就是學好了，也沒得出息。服侍幾年，將來不過配……」便覺說得造次，止了口，眼圈兒就紅了，蘭生道：「你
放心，我總不教你失意。」霞裳方欲再說，許夫人進來說：「可曾妥帖好了？」蘭生道：「完了。」遂走出來，顧母免不得再叮囑

一番。蘭生問腰間那痛可好些，總要叫大夫治，顧母道：「你莫管。」蘭生方才退下。霞裳跟著蘭生送出來，直送至夾弄口，立

著，呆呆兒的看他上了車，走了，方才慢慢的進去。眾人皆不在意，惟月佩看出兩三分。初九日顧府請客，知道蘭生去應試了，也

就淡淡的了。胡順唐代主人應酬一日，至晚方散不題。

　　卻說蘭生坐車到上海德鄰里，記著佩纕，就命停了車進去看看。車後跟的是松風，也是好玩的。他看見蘭生玩，也樂得自己玩

玩，況且蘭生待松風又不放出主子的樣兒，有時給他一兩半兩銀子，買果子吃。故凡蘭生要玩，他非但不阻，不告訴人，反要說幾

句話慫慂蘭生呢。那馬夫只管本分，本來不管別事。松風又同他說不要告訴家裡，所以蘭生安然到那裡，進去，有一個男人來，衣

服倒也楚楚，來開了門。知星蘭生，那男人倒不好再進去，就走了。蘭生不知他是何人，想也糊糊塗塗的過去了，把門自己關上，

走進來。佩纕已迎到了中間，眼圈都紅了，讓蘭生進房，又想了隔夜的夢，不覺的嗚嗚的哭起來。蘭生倒出於意外，說道：「這是

何故，受了誰的氣？你看頭也不梳被也不疊，梳妝鏡子打破了，奩具滿地，同誰怄氣呢。」佩纕愈禁不得無聲之泣，蘭生倒嚇怔

了，勸道：「你受誰的氣？我同你相商，我做的到地方，總可替你分憂。」一面把自己的手巾替他拭淚，又說道：「那晚你吐污的

一方手巾，洗好了不曾？」停了一會，佩纕忍住了泣，叫蘭生坐了說道：「那方手巾洗是洗了，擱在那裡，骯髒氣味，我另給你一

方罷。」蘭生道：「我不嫌那骯髒，要收回的。」佩纕遂去取來，向蘭生懷中一摔，坐在湘妃榻上不言語，哭的滿面飛紅，淚痕狼

藉，還有微微的淚珠，在兩眼眶中慢慢的淌出來。蘭生看佩纕覺得粗服亂頭，另有可憐之態。又同他在地下把奩具一件一件的拾起



來，把鏡箱盒裝好，碎的玻璃、洋蜜瓶擲在庭心裡。佩纕道：「大少爺，不用你忙，坐坐罷。」蘭生就坐到佩纕這邊，把手巾再替

他拭了淚痕，佩纕道：「你可是在家裡來麼？」蘭生道：「是，因要赴縣試，行李等物已搬到城裡寓處了。因記著你，進來看看，

到底為什麼哭呢？」佩纕道：「幾天你為何不來？」蘭生道：「我那裡能出來呢？今住在上海，天天好來了。」佩纕道：「我打諒

不住房子了，昨日聞得有人說，新來一位姑娘，要招人，他是住家，沒甚應酬的，要想到那家去，我去了給你信，你來玩。」蘭生

道：「是姓什麼？」佩纕道：「說是姓蘇，極紅的。不曉他什麼名字，你考寓在城裡那裡？同我說，我回來好給信。」蘭生道：

「我也不知，問松風知道的。」遂出去叫松風進來，松風見佩纕，知是主人所眷，遂恭恭敬敬請了一個安，佩纕倒笑了。蘭生道：

「我考寓在那裡？」松風道：「在城裡。」蘭生啐道：「城裡我也曉得問你什麼。」松風笑道：「是縣前直街，王恒泰米舖子裡

面，第三進房子。房屋坐西朝東，共兩間，灶頭公用。爺的房在裡頭一間，是朝東的玻璃窗。外面一間，分為兩隔。外半間坐起吃

飯，後半間舒爺住的，我們並沒有住處，只得就在坐起地上朝攤夜卷，湯調就住在……」松風還要說下去，被蘭生喝了一聲：「蠢
奴才，不說便是城裡，說了便是一長篇。誰要你講這個嚕嚕嗦嗦，快同我到街上去倒開水來，這茶壺也拿去，回來同姑娘把被頭折

好，掃掃地。」松風答應著，取了銅壺、茶壺去了。佩纕笑道：「這個孩子還伶俐。」蘭生道：「差遣是好的，不過愛玩，沒氣

性，沒條理。」說著，松風已買了水來，每人倒了一茶碗，把開水傾在臉盆裡。蘭生催佩纕去洗臉，自己就也在這盆裡洗了手。松

風疊好被，掃好地，桌上也都擦了一回，就出去。蘭生道：「你守好了，我就出來了。」松風自去，蘭生喝了茶，問道：「你早點

可曾吃過？」佩纕道：「我不要吃，你恐怕也不曾吃，你要吃，我這裡有乾點心。」蘭生道：「我早已吃過了，你若吃，我同你大

家吃些。你不吃，我也不要吃。」佩纕道：「這麼著，我也吃一點子。」於是在一個櫃子裡取出兩個洋瓶，把瓶蓋開了，取出兩樣

點心，裝在兩個西洋磁碟裡，拿來擱在桌上。洋瓶仍放好了，蘭生看一樣是加利梅餅，是羊乳精同麵粉、白糖、加利果子汁做的。

一樣西洋鴿蛋糕，用燕窩、參須粉和著鴿子蛋、白冰糖制的。西人名弗而利司糕，其價極貴。每瓶約一斤，須三四元，這幾件蘭生

是都知道的。當時二人大家用了些，蘭生要究問哭的緣故，佩纕又慘慘的呆了一會，歎口氣道：「這事不與你相干，橫豎掠開了手

就是了。我要問你，今年幾歲？」蘭生道：「十四歲。」佩纕道：「定了親不成。」蘭生道：「定雖未定，但是心裡頭的願，往往

不能如意的。」佩纕道：「家裡有幾位人？」蘭生道：「老太太、太太、姊姊三人。父親、生母在橫濱，明年要回來。」佩纕道：

「你不如意，何不告訴老太太、太太？」蘭生道：「自己能說麼？說了也未必中用，將來再看緣分罷了。」佩纕道：「你倘是娶

了，再能娶如夫人麼？」蘭生道：「我雖然要，還有上頭呢，大約當了家，比這會子總好些。」佩纕想了一會，喝了一口茶，立起

來，似笑非笑的扯蘭生同坐在牀上道：「我有一句話兒，要同你說。」蘭生心中便如小鹿一般的跳起來，說道：「姐姐有什麼

話？」佩纕又停了一回，飛紅了臉，又不說出來，一會兒又道：「不必說了，我把你放在心上就是了，你也不要忘了我。」說著，

又哭起來了。蘭生聽了這話，如雷轟電掣，直閃照到心坎裡頭，看其光景，如此親切，比我心裡要說的話還深。這麼一想，不知不

覺也垂下淚來，怔怔的看著佩纕，佩纕也怔怔的看著蘭生。一會子，蘭生說道：「你的心我知道了，橫豎大家在上海，你等罷。」

佩纕聽了這句話，又喜又愛又愁，把身子近一近，將粉臉貼著蘭生的臉，揩擦眼淚，說道：「我的心肝爺，我為你死了也願！」蘭

生道：「不許說這話，我們大家再把手巾洗洗臉罷。」於是起身傾了面盆裡的水，把用剩的熱水，重新傾入，大家洗了，因道：

「你來了好一會，我這裡沒中飯，你回寓去吃飯罷，時候也不早了。只要大家有心，這幾日也不必來，我也不在這裡了。有了地

方，我招人來給你信。你場裡保重些，就是花柳場中，也不必去，等考完了再玩，心無二用的。又要考，又要玩，只怕弄出病來。

做文章要緊。回來進了學，也是好的。現在我在這裡，望你考得高高的。千萬進了寓，靜養靜養，你去罷。」蘭生喏喏連聲，說

道：「你要錢不要，我這裡有，你拿去使。」佩纕道：「我的錢現在儘夠使，將來再問你要罷。」蘭生道：「我去了，你莫悶住

了，還是出去玩玩，我考完了再來。」於是分手別了，佩纕出門，佩纕送出門口，看他走出德鄰里，方進去。蘭生就出去上車，到

考寓去了。那佩纕自去辦事不題。

　　蘭生的馬車，不過到新北門，便回去。蘭生同松風步進城中，覺得地方污穢隘窄，與城外有天淵之別，竊笑中國人不能振作。

蘭生一直走到寓中，那知三到靜安寺去了，行李均已妥當。蘭生命湯調開了飯，略略吃了些，就在寓裡看書養息。晚間，知三、伯

琴、仲蔚、介侯、黽士、子嘉均來，蘭生應酬了一會，各人也就去了，說再來送考。知三陪著蘭生，談談考事，講講文章。到了十

一夜，眾人送蘭生進場。十二夜深，又來接考。蘭生在場裡，到也安心作文，承珩堅所囑，刻意求新。那縣尊本來愛才若命的，看

了這一篇文章，擊節歡賞，就濃圈密點的批道：「按時勢以立言，議論縱橫，上下千古，至其措辭佈局，力矯平庸，慷慨激昂，尤

有石破天驚之勢。次清真雅正，詩工切不浮。」就置了一個批首。因有一個幕友力爭，說文章固佳，終是偏鋒，第一名宜取純正之

作，以端風氣。於是抑置在第二名。發案之日，知三等同他看案。見取置前列，飛報到寓。見報子已在寓中，順唐在那裡開發喜賞

呢。蘭生自是歡喜，佩纕打聽第二名是姓顧，但不曉得蘭生名字，心中雖喜，尚在疑慮。後差人到蘭生寓裡打聽，方知確實。於是

真正喜歡，把心上事放下了大半。報到家中，顧母許夫人也歡喜得了不得，重賞了報子。傳諭蘭生：復試，好好用心，掙一個第

一，身體尤須留心。一面叫順唐寫信到橫濱去報喜不題。

　　十七是初伏，蘭生果然靜養寓中，有時與知三談談心，不問外事。復試後，出場，果然取了個第一。闔家上下親友，愈加歡

喜。後來正案仍列第二名，其時顧母之腰疽已成。司香舊尉寫到此處，萬分為難，因書中兩個要緊的人，尚未出來，又只得一枝

筆，如何分寫，古人雙管齊下，亦是空談，並無此事。如今要寫這個人，不能不把蘭生一邊暫時撇開。真是：

　　事跡空空理卻真，描成樣子費艱辛。冬郎不厭才華賞，重寫情天薄命人。

　　這首詩是作書人抄錄瘦鶴詞人的成作，因這個書中的人，自家生秉癡情，平生潦倒，家貧境澀，天地拘囚，即使欲把這種纏綿

肫摯之衷，婉轉淒涼之抱，與那憐香愛玉，忠君尊上之心，發洩出來。而傖父不知，非鄙其輕狂，即嫌其怪僻。是以包含蘊結，留

此無窮之恨，以貽待盡之年。自此以後，已拼得白夾埋春，青山葬骨的了。豈知炬灰絲盡之時，又遇著一個情重的汪倫才高的蘇

小，雖非贈來鈿盒，世世生生，卻已印入肝腸，依依叩叩。晚年得此，也算窮措大風塵中的知遇了。這是書中人的旨意，也是作書

人的本心。如今所述之人有兩個：男的是鶴仙，女的就是第一章所述幽夢靈妃的後身，第四章所述汪楚君廉的愛女畹香小姐，那年

自被伯父所累，父親已死，棲寄荒庵，家破人亡。蘇州不能居住，母親孔氏，本是揚州人，因家鄉稍熟，且係鹽商舊地。因帶這位

小姐，收拾一切，尚有三百餘金，乃秦成所留，擬到了廣陵，尋得著一個機緣，將這位小姐嫁一位讀書公子，自己就可相依了。其

時這位畹香小姐，年十六歲。八月初九，母女二人，僱了一隻小船，從許墅關、無錫、常州一路，逕抵鎮江。該處為通商積貨之

區，百物雲屯，客商麇集。是日正是中秋，母女二人，換了江船，移宿焦山之下。其時天空雲淨，萬籟沉沉，只有那江濤聲在船底

舂激，一隻船晃晃蕩蕩的。母女相對愁歎一會，小姐覺得異地孤衷，萬愁交並，因口占七律一首云：

　　老父仙靈何處通，玉顏憔悴怨飄蓬。支離弱骨香桃瘦，宛轉芳心碎錦同。

　　古寺鐘沉秋正半，長天雲淨月當中。阿依不是浮萍草，愁對江邊蟹火紅。

　　吟畢，只覺身世淒涼，不堪回首。自念我畹香本是一個大家的讀書閨女，何故椿庭早謝，負罪飄零。母親煢弱孤鸞，攜帶我這

孤弱女子，至今流離跋涉，無家可歸。旅費無多，不知道到了揚州，作何位置。倘遇著一個好人，身有歸著，尚可免後半世的苦

惱，萬一所遇不如，資費漸漸用完，我母女兩條性命，還是葬骨清流，還是遊魂異地。天呀，你困厄我畹香，也太甚了！遂不禁俯

仰傷心，流下幾點淚來。良夜過半，舟子等均已睡著，鼻息如雷，但聽歎乃之聲，在月明中望見，有一個寧北紅船泊到船邊來，方

在驚疑。聽舟子醒了，問道：「那邊什麼船隻？」聽得紅船上人叱罵道：「你老子船！你問他，要你命！」畹香知是不好，忙喚醒

母親，已有兩個黑色短衣的強盜，跳到船上來，手中執著亮晶晶的利刃。那舟子亦皆起來抵拒，孔夫人與畹香大聲呼救，兩個匪人

鑽進艙來。危急之際，忽上流大長龍舢板炮船兩艘，高點明燈，順流而至，聽見呼救，就飛傍船邊。那匪徒連忙回舟開船逃走，炮

船駛到，盜船已去了一箭多遠。母女顫作一團，相抱而哭。那一隻炮船駛去追趕，一隻停在船邊，問是什麼船？舟子道：「是兩個



蘇州來的婦女，要到揚州訪親的。」孔夫人驚定了，在隔窗告謝。看見船上有十數個兵勇，一個人穿著一件箭袖，立在房艙門口，

面孔為燈光所耀，看不甚清。一個兵勇在門前照了一盞玻璃明燈，這個人年紀大約還不甚大，身材彷彿神俊異常，差一個兵勇向船

艙裡說：「我們是喬大人的炮船，韓師爺說，你們不要怕，叫你們就開船，護送你們到揚州。」孔夫人謝了又謝，畹香也念佛起

來。幸虧物件一未被劫，遂命舟子開行。時逾半夜，東南風正厲，拽上了帆，飛駛而去。那只炮船追隨在後，相去不過數箭地步。

天明，已到揚州，炮船竟不別而去。母女二人，感激不已。孔夫人親自在下街北首河上地方，尋了一個寓處，是德隆客棧，命船家

把一肩行李搬進寓中，畹香也進了寓。那寓主姓王，當家人已故，是寡婦了。寓旁另有兩間，可以閉斷，獨門出入。價亦相宜，並

有女主人自用的現成女媼，可以差遣。當此萍蹤遠寄，家室仳離，廚下辛勤，及洗衣淅米，孔夫人只得自己動手，就畹香也來幫

替。其餘不盡的差遣，只得招人辦理，這也是貧戶當家的苦處。孔夫人既到揚州，訪尋本族，他們孔姓是山東搬來做小經營的，當

初雖有一兩個人，如今十餘年已是死的死，去的去了，連親戚也無一人。就是汪氏親友，因器倫在日，刻薄無緣，今日獲罪之餘，

誰肯前來親近？就有族人，也皆在安徽原籍，因此母女二人，所如不合，倒弄得進退兩難，要把畹香給一個體面人，無奈貧女嫁

人，終難其選。來求親的，都是鄉蠢之輩，那裡捨得，把這精金美玉，輕易一擲呢？孔夫人住了半年，忽然想出一主意，與女兒私

下商酌，要請人畫一個圖。小姐自題一詩，請人和韻，以為擇婿之法。如少年才美，未經娶過，能養岳母者，即肯許字。畹香是一

個千金小姐，紅了臉，那裡肯說呢？後經孔夫人一而再三，說得萬分懇切，以為此是終身要事，再不然，我兩人用完了這些銀子，

要餓死了。說著，就哭起來。小姐無可奈何，只得請人繪成一圖。上畫一隻蝴蝶，幾片花瓣，正中一個美人，一個老婦，上寫深閨

侍女圖。請吟壇和韻，落了款，自題一首云：

　　東風閒侍小紅樓，阿母深恩孝未酬。手寫一雙癡蛺蝶，蛾眉無賴鎖春愁。

　　此圖一出，標在牆上，一時好事者，四處風傳，和詩紛至。揚州地方物博，人才眾多，有說是為賣畫揚名的，有說是為量才擇

婿的。不上兩月，就有數十家和句，或貼在寓前牆上，或托寓主人送進，或來求畫。小姐壓其紛煩，悔其孟浪，又寫一字條貼於壁

上云：「前寫之圖，偶爾興到，遊戲筆墨。諸名士聚訟紛紜，莊謔不一，可知江花雙管，自須愛汝吟身，而春水一池，為問干卿底

事，好防物議，莫損才華。」此紙標貼之後，浮議漸息，心中自喜，卻將投來之詩，細細選擇，得其五人。孔夫人便暗暗差人打

聽，那五人中一個是老貢生，五十餘歲了，兩個是皆有妻室，內中一人，已娶兩妾，大婦極悍，一人是眇一目的，只有第一及第五

名的詩可選。第一名款是情天仙侍，是從南京寄來的詩，探聽不出底細。一是姓賈號倚玉，江西的秀才，新到揚州謀事的，年紀只

得十九歲。生得極為體面，知道尚未娶過，孔夫人就鍾意這個，兩個人的詩，情天仙侍的詩是云：

　　愛日長暉蔭玉樓，慈烏恩重總難酬。等閒只怪春風惡，一片花飛一點愁。

　　賈倚玉的詩是：

　　紅樓未必是青樓，一片烏私何處酬。底事東風欺鳳子，要他雙翅負香愁。

　　論兩首詩呢，原是第一首的好，就小姐也愛這首，不過不能探聽姓名籍貫，乃勸母親不必性急，後來總要知道的。況看這首

詩，想這個人，必是多情自好有血性的人，若要曉得這個人蹤跡，孩兒到也有一個法兒。現經日報通行，就將這詩寄去，登在日報

上頭，求請姓名，或能知道。那時便可探聽，再作計較。孔夫人亦深以為然，就叫小姐作信寄去，下邊並加一小跋，說些欽佩感謝

的話，又說些願示姓名的話，款書「幽貞館主識於維揚」八字。不多幾日，這詩刻了出來，果然被這個人看見，知道是此女深心，

遂又答和一首。詩云：

　　憐才溫語出紅樓，文字同心夙願酬。弱水柔波千萬丈，誤人薄命是春愁。

　　下邊也有一個小跋云：己丑初夏，從交南歸，見日報所登拙作，下有畹香女史小跋，推獎過當，竊念餘年二十七矣，生平狂

傲，不合時宜。八載離家，妻孥久棄，不謂花天萍海，竟有愛才慧眼如畹香者，謹熱心香，望風叩謝，蓉湖情天仙侍韓秋鶴髮稿。

畹香看了這張報，盡悉緣由。孔夫人就也意有所屬，便托寓主四處訪覓賈倚玉，倚玉豈有不願的呢？看官且聽表白：這位賈倚玉是

江西萍鄉縣人，雖有才名，未免少年矜躁。家中本無長物，亦乏親丁，此次來揚，本欲領略邗江風景，豈知成就了這段喜事，也是

意外遭逢了。當時央了媒妁，向孔夫人說親，孔夫人說：「須要他親自來面談，方可允洽，此不過要看他一面，鄭重之意。」那媒

人果然邀他過來，見了孔夫人，果然一表非常。少年玉立，出言吐語，井井有條，孔夫人道：「老身先夫在日，本是大家，只因意

外飛災，家亡人散，遺此煢獨，客地浮萍，倘許相依，有三事相約：一須終身母女相依，二須擇一吉壤，將先夫及夫人合葬，老身

故後，亦葬其中。三須善待我母女，日用衣服，不必求豐，亦不能虧減，可允則請媒畫諾，否則請作罷論，至於聘禮等情，倒也不

必計較，但能過得去罷了。」賈倚玉知畹香巾幗仙才，深情美貌，豈有不允之理。遂放出一種規矩出來，唯唯遵命，就央媒人辦妥

了，然後別去。擇了日期，居然行聘，送過禮儀，定於冬間入贅。因是年有恩科鄉試，須秋試後，再議合巹。孔夫人甚喜，畹香雖

不甚歡喜，然母親做主，小姐又是極考的，豈肯過違？遂也不論不議了，原來這位賈秀才，性亦不羈，從江西動身時，向一個有錢

的親戚，說要進京捐官，須借數百金。豈知竟到廣陵，意在領略那北里胭脂，南都金粉，今定這種親事，費了百金，也不愛惜。時

己丑年四月上旬也。定親之後，倚玉有一個初交，知其囊中頗裕，遂佯為親近，同他在門戶人家走走，稍染餘腥。倚玉雖識其奸，

然非此不可共事，就也親近起來。又打著了五百元呂宋票一張，於是游資充極，樂而忘歸，結識了揚州一個鰉魚，同他租住房，開

門戶，不上一月，化了一百餘金了。那畹香小姐自定這種親事後，心事重重，漸漸的改了前時光景。雖承歡日，色笑無違，言語精

神，終若勉強。一日看馮小青傳，至「顧影自臨秋水照，卿須憐我我憐卿」之句，不覺香淚如珠，宛轉欲絕，說道：「小青這人，

不能見憐於其夫，必得自己相憐。我母女形單影只，幾同芝草無根。萬一老母不諱，不知我畹香能否自憐呢？」想到傷心，就臥了

一會。時初夏將終，天色陰晦，到傍晚之際，就落起一陣梅花雨來。庭中竹子颼颼淅淅的響，隔壁人嘈雜之聲，有呼父母的，有稱

兄妹的。少頃孔夫人來房中上燈，說道：「我兒，晚飯已煮好了，你起來吃些，看看書不要貪懶，睡出病來，我看你連日不大高

興，似有什麼病呢？」畹香連忙起來，笑道：「並沒什麼，但心上好似有什麼似的。」就同孔夫人吃了半碗飯，也就不吃了。自此

日就頹惰昏昏然，還幫母親做做事，說說笑笑，講些閒書，給母親聽聽。時到端陽令節，竟不能支持了，一頭臥倒，患起病來。胸

中悶脹，心上昏沉。初起數日還好，到了十餘日，坐也坐不起了，飲食不進，連忙請幾個醫生，延治吃藥，非但無用，病反增添。

又過了兩日，連氣息也小了，問她幾聲，不知答應。孔夫人這一急，連魂靈兒也出竅的了。然則畹香如此之病，真乎否乎？不過作

者忍心害理，欲圖文勢曲折耳。病勢若何，請看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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